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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人间小景

洪放，桐城人，中国作协会员，安徽
省作协副主席。现居合肥。

世情洪放专栏·蓦然回首

离开故乡时，很多人都想带点什么。
大多人都会带食物离开，那是故乡的味道。

可管不了多久，食物要么吃完，要么会坏掉。
我总是喜欢带一片故乡的石头离开，总觉得

带一片石头心里就踏实。每次都在不同的地方捡
一片石头，拂去灰尘，用水浸泡一下。石是山的缩
影，沾上水，就是故乡的山水。

老家拆除天井屋建新屋时，父亲给我打电话
要我回去，看看有没有值得留下的东西。我赶紧
回家，天井屋已拆了，数百年的地基露了出来。好
多雕刻的窗花和门横，我偏偏选了一片不大的天
井漏水孔盖，一片有三个手掌大、形似盛开的桃花
的下水孔盖，类似现在城市街道上的窨井盖，只是
小了许多。

父亲问我要那个做什么。我说，这块孔盖，见
证了老天井屋的风风雨雨，接收了百年来老屋的
财气。周围的人听了，觉得我说得有理。

随着时光流逝，回故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
从前还没有私家车的时候，每次离开老家的时候，
就去捡一片比较小的有特色的石头带上。后来有

车了，便不在石头大小上计较了。我曾把老家一
个废弃的小石磨整体带了回来。

不仅从故乡带一片石头离开，这些年来我徒
步旅行过很多地方，每走一条新线路，也总会在最
有代表性的地方捡一片石头带回来。家里一个阳
台，专门做了一面墙的柜子，放置那些石头。好在
我住的是小高层，有独家小院，大石头便放在小院
里，与那些花花草草共享一个空间。

曾攀登过海拔5588米的那玛峰，山顶白雪覆盖，
没有石头。但在海拔约5000米的雪瀑那里，捡回
了一小块石头，纪念我人生攀登的第一座雪山。

徒步穿越贡嘎环线时，同伴从4920米的日乌
且垭口背回一片约2斤重的石块。回来后还专门
去做了底座，上面刻下一行字，某年某月翻越某垭
口。很有纪念意义，比我细致多了。

好友刘老师，从我第一次徒步穿越时，就要求
我也给她带一片石头回来。这些年来，我都践诺
了。有时，我带的石头全被她拿走了，感觉她比我
更喜欢不同地方的石头。

好多人到我家看到那么多各地各样的石头，

说我是石头玩家。其实不是，我的那些石头都是
无名石。像南京雨花石、三峡烫画石、玛瑙等观赏
石一样都没有。我只是喜欢普通但有意义的石
头，与玩石无关。

这些年来搬过好几次家，每次搬家最难搬的
是那些石头。妻子女儿每次总说我不务正业，那
些石头有什么用。我说，那是我的魂。每一片石
头都代表着某个历史的见证。

石头不像植物，有生有灭，石头是永生。特别
是从故乡带回的那一片片大大小小的石头，记录
着故乡的讯息。她记载着是一个人一生的起点，
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根基。

也许在很多人眼里，与故乡，与自己所到之处
告别时，应该带点当地特产才好。但我总觉得那
些都不能代表永恒，唯有小小的石头可以。

一片石头，上面都有其独特的气息。不论是
故乡的，还是他乡的，都是难以忘却的纪念。

背一片石头回家，在很多人看来不可思议，但
我却把这事儿做了好多年。或许只有真正喜爱某
件事某个物品，才会体会到其中的乐趣与深义。

带走一片故乡的石头
鲁 珉

琅琊山是美好的。第一次去美好的琅
琊山，大概是1980年代最后一年。秋天。山
很静。幽静。鸟鸣山更幽，泉流水更静。虽
然是座并不高的山，但植被茂密，深秀之致，
让人流连。

我们是随着当时的省散文学会来到琅
琊山的。活动中来了很多大家，记得有张
锲，还有江流等。操办活动的是著名的白榕
先生。他身材微胖，戴着眼镜，见人就笑，很
让我们这些来自基层的无名作者放心。从
滁州车站下车，再坐三轮的士上山，循着通
知上的地址，一直上到琅琊山顶。会议在中
国作协之家召开，印象中那座楼房叫文采大
厦。报道时，正碰着一个一看也是基层来的
作者与会务人员争论。我站着看了会，明白
是为了钱。会议要交费五十元。我也一下
子急了，自己口袋里也只有四五十元票子，
倘若交了，连回程车票也没了。但我没有急
着上前，而是继续看。他们争论了很长时
间，结果是暂时入住，提交白榕老师处理。

有了这先例，我也大胆上前，如法炮
制。在报到簿上备注栏内写了“会务费暂
欠”。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严格意义上的笔
会，所有来的名家，非名家，都让我仰望；而
更多的时间，是在琅琊山水间行走。花，让
我伏下身来细嗅；水，让我掬捧在手沁凉；钟
声，让我年轻的心沉入悠远；而那些名家们
侃侃而谈，又让我打开了一方天地。琅琊之
美好，尽在山水，人文，与散文之间也。

因为认识的人很少，大多时候，我犹如
一只飞入琅琊山的鸟儿，独自停在枝头。好
在很快就有了说话的同道，就是那位报到时
与会务人员争论的作者。他居然就是桐城
邻近的庐江人，在一个乡镇上工作。我们很
快有了共同语言，甚至对参会的名家们开始
评头论足。我们都既写诗，也写散文，又都
在基层工作，都是带着一颗殷切的心来，不
仅仅看山水，看人文，更重要的是接受文学
崇高的教育和熏陶。

在醉翁亭，我也想像欧阳修老先生一
样，醉一回，在琅琊的山水中陶然自乐。我
读着《醉翁亭记》，想象着八百多年前，太守
带领一众人员，读山阅水，逸兴遄飞。而流
觞曲水，列坐其次，人在山水之间，山水在时
空之间。那种廓大，那种境界，那种与天地
融为一体的自然，也许正是人生的终极企
求。太守之乐，岂是独乐？他的乐，一直绵
延至今，成为来琅琊山之人的众乐。我那时
太年轻了，无法理解太守之醉，更无法深入
太守之乐。只觉得琅琊山水，因了太守，而
名传天下。一座山，一个人，一篇文章，成为
千古盛事。作为一个刚刚入道的作者，心能
不为之所动？就想着：如果有一天，自己哪
怕有片言只语，能如此般存留在人世间，也
是伟大了。

三天活动，一晃而过。名家们走了，我
们也得离开。会务人员找来了，让我们交纳
欠费。我和那个庐江小伙都拒绝交费，理由
是得留着路费，否则回不了家。会务人员无
奈，经请示同意，但让我们写下了欠条。我
们上了回程的车，两个人窃笑：“虽有欠条，
但人走了，能奈我何？”

秋天将尽。琅琊山成了记忆。我这不
喜欢写游记的人，至今也未写下一篇关于
琅琊山的美文。琅琊山的美好，一点也没
有因为时光的消逝而变淡，以至于后来多
次再去琅琊，心里翻来覆去的，还是第一
次去时的美好。

当年十月，我接到来自滁州的信件。
是会务组寄来的，让我将欠款汇过去。我
居然一下子犯浑了，下定了决心不交。并
且打电话给庐江的小伙，他比我更坚决。
两个人铁了心，虽然后来对方多次催促，
信件、电话不断，反正我们不理睬。过了半
年，大概是感觉碰上了流氓，他们便罢手
了。一笔五十元的巨债，就此被我们成功
地赖掉了。要知道，那时候五十元，能买
四五十本书呢。

若干年后再去琅琊，心里竟然发虚，
觉得自己欣赏了琅琊山的美好，却欠债，
生怕那草木山水向我讨要。当然没有，琅
琊山一如既往地美好。我也就心安了。我
甚至想：我赖债，主要还是为了买书。书
和酒一样，都是欧阳修先生所爱。为所爱
而欠债，岂为过乎？

欠债琅琊山

“禾棵禾棵，割麦插禾。”晨起，子规声声彻耳，
空前绝后地闹，撩拨我心。小时候母亲告诉我，子
规鸟叫声是提醒村民，快到割麦子、插早秧的时令
节点了。话语永记了，可说话人的面庞，快模糊不
清了。母亲离世近三年了。每每想起母亲的言
行，便如鲠在喉，心戚戚。

母亲生于农家，长女的她，被外婆派使得勤劳
能干。打我记事起，父亲隔三岔五地出门做木匠
活，家里家外便全撂给母亲。母亲手头便有干不完
的事，终年不见歇息。晴天下地干活，雨天把田
里的活带回家做，剥豆夹、扯棉花、落花生、绞
玉米棒……纵是晚间，也于昏暗煤油灯下，飞针
走线，缝缝补补。彼时，不大宽敞的瓦屋总让母亲
收拾得齐整、清清爽爽的。她似乎很知足，从不抱
怨啥，只埋头做活。仿佛没有烦恼，脸上时常挂着
笑容。从不轻易派使我们去做这做那，不愿耽误我

们点滴读书、做功课的时间。因此，母亲行走如风，事
情也做得极利索。幸福，用来回忆，却是热泪盈眶。

少时，做家族清明，由大伯家开始，轮着做。
每到我家，母亲总要起个大早，去小街买菜，回家
择菜，洗菜，屋里屋外，来来回回穿梭，忙活一大上
午，烧上很多好吃的家常菜，摆上两桌。请齐家族
亲人，也把队里年岁较高的老人请来吃上一顿。
为何不留着我们自己吃呢？面对我们吝啬的问
话，母亲总是笑答，这些爹爹奶奶年纪大，独住，啥
也舍不得买，接他们来，他们高兴呢。

那一年，大姐家光景不好。春节，大姐带孩子
回娘家，拜完年回去，母亲杀了两只鸡，偷偷在鸡
肚里塞了四百元钱。回到家，大姐发现了，打电话
过来，我接通电话给母亲。听到母亲开心地与大
姐说钱的事，我一怔，惊叹于母亲的睿智，更深感
于那深藏不露的母爱。继而一阵揪心，母亲节衣

缩食，她何时心里有自己？
弟弟当兵第二年的三十晚上，为拿饭勺盛汤，

我去厨房，见母亲木讷地坐在灶台后面的矮木凳
上，用身上围裙擦拭着潮红的双眼。我看出母亲
是想念两年未归的弟弟了。坚强的背后得是多少
隐忍？我没有说话，心酸不已，泪水情不自禁地滚
出眼眶，定定地望着清瘦高大的母亲，无从安慰。
那是我第一次亲见母亲流泪。

后来，我们都成家了，母亲肩上的担子稍微松
了点。可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因脑出血而偏瘫。
母亲从此又是一个人一边辛苦地照料父亲，一边
做活。尽管我们多次劝停，母亲仍固执地一切照
旧。我深知那是母亲不愿意加重儿女们的负担。
后来父亲可以自理了，母亲更是不舍丢弃相伴一
生的土地，直到她离去时，老宅屋后还栽下了一片
绿油油的油菜。

母亲的一生，不曾享过清福。原想等她愿意
休息时好好伺候她晚年。孰料生命中，有许多东
西是等不起的，也是等不了的，像时光，走了就走
了，永远不复返了。母亲，她也“狠心”地不复返
了，无论我要怎样，终究于事无补。我真的失去了
那个让我想忘都难以忘却的人，那个教我知晓子
规啼语的人了！

子规声里的念想
唐东英

世情信笔扬尘

下雨的古巷

雨水交错光影
映出金光的星星红米灯笼
细长的尾巴把风摇曳进
古巷
上次来也是雨
雨里酒红的小花
谢幕了
鲜嫩多汁的蔷薇也失去了
恋爱的心情
和“安庆城中心神不定的姨妹”
一起失踪了
我悻悻地走过

张口开放的雄狮

倒扒的谦逊
沿着江边的金线从深邃中走来
400年的故事来一次
读一次
雨水瓦片间
一两朵紫色的小花
是今晚最好的礼物

雪落龙山

一座座山峰在眼前流动
缥缈在层层雾气里
裹着甜蜜的雪花
如果风还能带来丝丝雪的气息
人们像欢腾的小鸟
喜乐人间的梦想

白色月光似的落下

留在山的额头 前胸 臂弯
她是沉睡的婴儿

静谧无声 你在沉睡 我们在山下
你留在我们的眼光里
你好安静 太喜欢你的安静
这一刻
我还在心里
端详你的安静

雪里的人儿披星戴月
出租车师傅说到城市美容师
忘了他自己
雪里的人儿
人世间我最怀念的人
不能走入雪里的人儿
雪里的人儿……

城市乡村每天清晨是多么美好
新的一样
像雪
婴儿般美好

雪花落在大龙山的脊梁上
硬朗的山峰像在诉说更多故事

宜城的山水人间
丁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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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妻子谈恋爱那会儿，遭到
了岳母强烈反对，当时因为我们家
条件不行，我又下岗没有正式职
业，但妻子坚持要嫁给我，岳母气
得将她锁在家中数日，最后还是妻
子绝食抗争，才终于让岳母低头，
勉强答应了我俩的婚事。

说实话，我也对岳母心存不
满，结婚后，虽然表面上对她客
客气气，但却从未喊过她“妈”。
每次妻子回娘家我都谎称单位加
班，或者找各种理由推托，避免
与岳母见面。岳母偶尔来我家
时，我也是常常借口躲出去。

一次，我和妻子因琐事吵
架，妻子一赌气跑回了娘家。我
想这回算完了，岳母本来就看不
上我，这次非得添油加醋，撺弄
我俩离婚不可，我越想越怕，赶
紧骑着自行车，一路紧蹬直奔岳
母家。

进屋后，妻子瞪了我一眼，
把脸转到一边没有理我，岳父正
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我来了和我
不冷不热地打了声招呼又接着看
电视，凭岳父对我的态度，我知
道妻子肯定是告状了，还好岳母
没在家，要不然肯定没我的好果
子吃。

我半个屁股搭在沙发上，假
装陪岳父一起看电视，心里却七
上八下，思量着该如何应对这一
家人的责难。

刚坐下没多久，外面的大门响
了，瞥见岳母急匆匆地从外面赶
来，一进屋门见到我愣了一下，还
没等我站起身，岳母就转身出了大
门，这下把我弄懵了，过了好一阵
才缓过神来，知趣地走出屋子，站
在门口吸烟。十多分钟后，岳母
回来了，提着一大包菜，还买了
啤酒，我赶紧跑过去接了过来，
岳母只对我说了句，做饭吧，时
候不早了。一听这话我大喜过
望，拎着菜直接在厨房忙碌了起
来。岳母吩咐妻子出来帮忙，说
早点吃完早点走，妻子不大情愿
地出来给我打下手。

后来听妻子说，我没来之
前，岳母数落完妻子后出去喊出
租车，赶妻子回家，回来时见我
来了，就匆忙回去把出租车打发
走了，顺便买了菜，留我们吃了
饭再走。

吃饭时，我几次想借机赔个
不是，可是刚一开口就被岳母拦
了回去，说两口子过日子，没有
舌头碰不到牙的，吵吵闹闹才是
一辈子，你俩的事你俩自己回去
说。一听这话我心里愧疚不已，
后悔自己跟妻子吵架，也后悔之
前对岳母的误解。饭后，岳母催
着妻子快点跟我回去，见妻子不
怎么情愿，就劈头盖脸地给妻子
一顿数落，告诉她以后别一吵架
就往家里跑，跑回家也别指望着
娘家人给你撑腰，我见岳母这个
态度，也赶紧跟妻子道歉。从那
以后，妻子没了“后台支撑”，我
俩吵架她再也不往娘家跑了，当
然我脾气也收敛了许多，因为有
如此明白事理的岳母，我必须加
倍对人家女儿好，只是我却习惯
了称呼岳母为“老人家”，那个

“妈”字却一直叫不出口。
后来，岳母病倒了，看到我在

医院里跑前跑后为她治病，她把我
叫到床前，说当初反对我俩在一
起，是因为她怕女儿婚后过苦日
子，天下所有父母都一样，谁不希
望自己孩子嫁得好呢，可既然结了
婚，日子再苦也得携手走下去，希
望我原谅她当初的势利眼。

岳母那次病倒以后就再也没
能起床，不久就去世了。遗憾的是
直到她老人家去世，我都从未叫
过一声“妈”，虽然我早已把她当
作我的亲人，正如岳母曾对我
说，不喊“妈”，我也是你妈，因
为在我心里早把你当儿子了。

欠岳母
一声“妈”

肖春荣


